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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犬登登被第二次拍卖，等一个不会抛弃它的新主人
“不是谁非要拍卖它。”刘先生

一再强调，登登可以一直生活在宠
物学校，“这里是它的家，但在法律
上我们终究不是它的主人。”

时隔 3年，8岁的柴犬登登再
次面临司法拍卖。

2014年，登登被主人肖先生寄
养在北京宠乐会宠物学校，2018
年，因肖先生长期拖欠寄养费用，
且失去联系，登登被迫进入司法拍
卖程序。

登登被正式拍卖前，肖先生突
然“现身”，拍卖活动就此打断，肖
先生通过朝阳法院和宠物学校的
经营者刘先生，承诺结清此前的寄
养费用，并在2018年圣诞节前接走
登登。

登登又等了 3个圣诞节，距离
第 4个圣诞节仅剩不到两个月，8
岁的它已经步入犬生中老年，因为
肖先生的失联，它再次被挂上了拍
卖网站。

“不是谁非要拍卖它。”刘先生
一再强调，登登可以一直生活在宠
物学校，“这里是它的家，但在法律
上我们终究不是它的主人。”

刘先生解释称，登登被拍卖，
一方面是通过公开的法律程序转
移肖先生对登登的所有权；另一方
面也是让生效判决得以完整执行，
维护法律的尊严。

11月 2日，阿里拍卖负责登登
拍卖活动的工作人员李女士表示，
拍卖活动会在 3日上午 10点正式
开始，起拍价 500元。此前登登已
经在线上提前预展15天，截至2日
晚，已经有 377人报名并支付保证
金100元。

“消失”的主人
这原本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

寄养。
2014年年初，登登被主人肖先

生送到了北京宠乐会宠物学校。
刘先生记得，这是一只“长相标致”
的小柴犬，“活泼好动，正是沉迷探
索世界、喜欢玩具的年龄。”

汪女士是宠物学校的另一位
负责人，她回忆，肖先生签订寄养
协议后，还曾把登登接回去一次，
后来他又说要出国一段时间，回国
后再来接登登，但从此便杳无音
讯。

登登与主人的联系只剩下了
那一纸协议。

刘先生提到，柴犬属于东亚狼
性犬后裔，成年后独立性较强，不
会特别依恋主人，它在宠物学校里
有老师，有玩的乐园，还有一堆新

“朋友”，所以没见过登登出现消极
情绪，“它除了吃吃喝喝，就是
奔跑玩闹，有时还会和别的狗打打
架。”

2018年秋，登登身边的“小伙
伴”换了一批又一批，曾经照料登
登的几个老师也相继离开宠物学
校，但登登的主人还是没有消息，
而他寄养登登的合同早已到期，寄
养费用早已用尽。

“饲养登登，仅算狗粮、疫苗、
生病驱虫等，每年就要消费 5000
元，连续 4 年都是我们在自行承
担。”汪女士说，宠物学校一边继续
饲养登登，一边试图联系其主人，
在穷尽一切办法后均无果后，他们
决定向朝阳法院提起诉讼。

突然的“现身”
法院判决后，狗主人肖先生仍

未出现，宠物学校决定申请强制执
行，法院多次联系肖先生仍然未
果，也没有找到肖先生的可执行财

产，随后登登被放在阿里拍卖网站
进行司法拍卖。

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在当时
受到了高度关注。2018年 10月，
当时刚刚4岁的柴犬登登因司法拍
卖“走红”。

汪女士提到，当时她每天能接
到大量电话，都在询问登登的近
况，也有竞买人、热心人士登门探
访，多数是在询问登登的性格以及
饲养方式。

“那时登登已经特别亲人，因
为寄养学校平时人很多，登登很温
顺，对陌生人也非常友好，怎么摸
也不反抗，那些天它几乎每天都在
被摸、陪玩中度过，累到下午就呼
呼大睡，怎么喊都喊不醒。”汪女士
笑道。

登登即将被正式拍卖前，刘先
生接到了朝阳法院的电话称，肖先
生主动联系到法院，希望可以协商
关于登登的寄养问题。

2018年 10月 31日，朝阳法院
执行庭法官张伟和肖先生进行网
络视频，协商执行问题，肖先生表
示这些年他一直身处国外，因为丢
失宠物学校的联系方式，所以才没
联系过刘先生和汪女士。

汪女士对肖先生的解释感到
气愤。宠物学校不曾更换过联系
电话，官网上也可以直接查询，“肖
先生这样的主人实在少见，弃养
就是弃养，我们都喜欢登登，即
使不支付费用我们也会继续饲
养。”

经过协商，肖先生最终向宠物
学校承诺，他会履行法院判决，支
付之前欠下的所有费用，并在2018
年圣诞节前接回登登。

登登的第一次拍卖因肖先生
的现身被打断。截至2018年10月

31日晚，阿里拍卖网站显示，已经
有2500余人报名并交了50元保证
金，拍卖撤销，保证金也按正常程
序纷纷退回。

肖先生履行了自己的第一条
承诺，他留下了自己的账户，结清
了登登 1047 天的寄养费，共计
62820元。

但到了约定时间，登登还是没
有等到它的主人，肖先生曾打过来
的越洋电话也再没有接通。

“登登”再次被拍卖
一晃又是3年时间。已经步入

中老年的登登变得更加爱吃，也更
加黏人，它会经常黏着刘先生要摸
头、梳毛，讨要最爱吃的肉干。

“我一度都忘记了它是被寄养
在这里的。”刘先生说。

直到今年 9月底，朝阳法院提
醒刘先生，此前法院执行的和解协
议肖先生仍没有完全履行，登登的
所有权仍然需要厘清。刘先生再
次提交了申请材料，法院最终决定
恢复原判决的执行。

刘先生透露，从2018年肖先生
结清上一笔寄养费至今，登登寄养
费已经累计到4万元左右。

11月 2日，阿里拍卖负责登登
拍卖活动的工作人员李女士表示，
登登的拍卖已经按程序挂上网页，
拍卖活动将会在 3日上午 10点正
式开始，起拍价 500元。此前登登
已经在线上提前预展 15天，截至 2
日晚，已经有 377人报名并支付保
证金100元。

李女士介绍，根据规则，登登
此次的拍卖时间为24小时，如果到
了截止时间，还有人在两分钟内加
价的话，最终成交价则会继续增
加，延迟到没有人加价为止。

李女士提到，登登的最终成交
价所得钱款，会首先用于支付它从
2018年 10月至今在宠物中心的寄
养费，“如果这些不够用的话，法院
会在肖先生账户的个人资产中予
以扣除，肖先生也会被法院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为什么一定要拍卖登登？”登
登再次被拍卖的消息传出后，不断
有爱犬人士质问刘先生。他一遍
遍解释，“不是谁非要拍卖登登，不
是我，也不是法院。”

刘先生一再强调，登登可以一
直生活在宠物学校，“我们陪伴登
登已有七年，一条狗能有几个七
年？我们早已把登登当作亲人，这
里的叔叔阿姨也可以陪着登登老
去，但在法律上我们终究不是它的
主人。”

刘先生表示，登登始终是肖先
生的个人财产，如果登登出现问
题，肖先生依旧可以追究责任，刘
先生不知道到时候会面对多少麻
烦。登登被拍卖，一方面是通过公
开的法律程序转移肖先生对登登
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也是让生效判
决得以完整执行，维护法律的尊
严。

刘先生说，登登等了主人大半
辈子，他希望这次登登可以找到一
个不会抛弃它的新主人，最后能安
享晚年，“我相信，新主人一定可以
更好地照顾它，如果新主人愿意，
它也可以继续生活在宠物学校，我
们愿意无偿照顾登登。”

在11月2日的拍卖直播间里，
登登窝在自己的狗垫子上静静发
呆，周围凌乱地摆放着小驴、小猪
样式的毛绒玩具，它最爱的狗粮还
满满地盛在碗里，没有动过的痕
迹。

生父给5万元抱走出生15天的女婴 生母疑孩子被卖报警
出生 15天后，成都市龙泉驿

区一名女婴被生父抱走。之后，因
为见不到女儿，生母蒲女士多次报
警，并怀疑女儿被生父“卖了”。

孩子的生父杨某则称，女方不
具备抚养能力，所以让条件优渥、
没有孩子的表姐家“帮忙抚养”。
他否认有买卖交易，抱走孩子时还
给了女方5万元“营养费”。

龙泉驿区警方表示，经调查，
事件中没有拐卖儿童的情况，系属
于孩子生父母之间争夺抚养权的
民事纠纷，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抚养权的问题。

产女15天后
男友给5万元抱走孩子
见到蒲女士的时候，她正带着

孩子在租住房里，“这是我第一段
婚姻的两个孩子，虽然判给男方
了，但是基本都是我在抚养。”她的
第二段婚姻持续到今年4月。5月
31日，她生下和当时的男朋友杨
某的孩子豆豆（化名）。

蒲女士给记者展示了孩子的
出生医学证明和户籍证明。女儿
跟随蒲女士姓，父亲信息一栏没有
填写。她说，孩子出生后因为经济
不宽裕，“街道办、社区给我拿了

米、油，还有奶粉、尿不湿、婴儿车
等”。期间，男朋友杨某提出要带
孩子回老家。

“他说我没有能力抚养，说我
已有两个孩子，当时也上不了班，
还租着房子——我也知道，养一个
小孩的开支很大。”蒲女士说，孩子
患有先天性梅毒。两人的聊天记
录里，杨某提出：“我拿五万给你
……我带回来我养。”蒲女士虽然
也担心，“万一你给我送人了咋
办”，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他作为
亲生父亲，养孩子也是天经地义
的”。

孩子出生后的第十五天，杨某
抱走了孩子。当天下午，蒲女士收
到一笔 2 万元、一笔 3 万元的转
账。“说好的，随时可以看孩子。”蒲
女士说。

见不到孩子
疑心孩子被生父送人

“生下来就在我身边待了半个
月，说实话，还是想念。”蒲女士说，
40天坐完月子之后，她向杨某提
出探望孩子，“他说孩子是南部县
老家一个‘表姐’在帮忙抚养，但总
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

蒲女士说，自己联系了杨某的

前妻，刚怀孕时两人曾有过交流，
“她告诉我说，老家没有看到这样
大小的孩子，杨某的母亲也不可能
给他再带孩子了”。后来，杨某给
蒲女士发过孩子在“表姐”家的视
频，“我转给他的前妻，她也说不认
识”。

10月 30日，记者联系上杨某
的前妻。按照她的说法，她认识杨
某已有十多年，两人也是今年4月
离的婚。“我们的女儿在老家由奶
奶带，每隔一两个月，我会回去看
孩子。”她说，“如果他给亲戚养的
话，我几乎不可能不知道。视频里
的人，我也不认识。”

蒲女士说，自己又去查看了 5
万元的转账记录，转账人是一名张
姓人员，“我不认识，他前妻也说不
认识”。今年 8月底，她去同安派
出所报警。随后，杨某被警方叫到
了派出所，“杨某坚持说是表姐在
养，警方也和杨某的表姐视频了解
了情况”。

执意要回孩子
“不让她流落在外面”
“如果知道他找别人养，当初

我不会让他抱走的。”蒲女士说，她
希望要回孩子，警方告知她，可以
通过诉讼索要孩子的抚养权。

蒲女士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
是她执意想要要回孩子，“我就是
想把她接回来，抚养她长大”。蒲
女士户口所在的龙泉驿区圣南社
区工作人员说，蒲女士和孩子的户
口都在社区的集体户上。此前因
为了解到她的情况，社区和社会组
织给蒲女士送过一些生活物资。
此外，社区曾经在 2019年的时候
给蒲女士介绍过附近一家医院的
护工工作，“工资 4000元左右，也
缴社保”，不过蒲女士没有去。

蒲女士今年 28岁，她拒绝那

份“护工”工作的举动，也引起了大
家对她的不解和议论。“但我当时
问过，那份工作周末的时候不能带
小孩一起，这样孩子就没有人带
了；而且，晚上也要在那里，我不放
心。”蒲女士解释道。

如果豆豆要回来了，三个小孩
怎么带？“我现在卖房子，也在跑保
险。”蒲女士说。记者也注意到，她
的微信朋友圈里，除了女儿的视
频，其余发布的多是房产销售的广
告。

坐在租住房里，蒲女士说：“自
己生下来的，自己承担后果，不可
能让她流落在外面。”末了，她又补
充了一句：“房租也是靠政府的临
时救助给的。”

警方调查：
不是拐卖儿童，系争夺抚养权

纠纷
10月 30日，记者在龙泉驿区

同安派出所见到了孩子的生父杨
某，他否认了卖孩子的情形。杨某
称，自己只是把孩子让表姐家帮忙
抚养，转账的张姓男子是表姐的丈
夫，“我向表姐家借的，没有借据
——给她（蒲女士）作为营养费，补
偿她”。记者也通过杨某的手机与
其表姐进行了视频。视频里，一名
抱着孩子的女士称，自己是杨某的
亲表姐。“张是我丈夫，5万块钱是
借给……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我表弟的嘛。”她表示，此前曾有成
都警方以同样的方式与她视频问
过情况，“我就是帮着带孩子，什么
时候他（杨某）可以带孩子了，就弄
回去带嘛”。

为什么找表姐帮忙带孩子？
杨某解释，表姐家没有孩子，而且
条件优渥。对于前妻的说法，杨某
称是离婚后的诋毁，“我和她常年
在外，所以结婚十年，我老家她没

有去过几回”。
11月2日，记者从龙泉驿区警

方处了解到，经警方调查，事件中
没有拐卖儿童的情况，系属于孩子
生父母之间争夺抚养权的民事纠
纷。接报后，民警通知生父到公安
机关。经调查，生父并未将孩子贩
卖他人，“核实了对方的信息，确系
表姐”。警方表示，蒲女士在报警
期间，并未向警方提起过“5万块
钱”的事。

律师说法：
根据《民法典》，未满2周岁的

儿童原则上由母亲抚养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秀

介绍，《刑法》上的拐卖妇女、儿童，
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
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
的行为之一的，事件中儿童的生父
仅是将子女交给自己的表姐帮忙
照顾，不存在出卖儿童目的的情况
下，不构成拐卖儿童犯罪。儿童生
父对儿童具有抚养义务，如果儿童
生父存在遗弃儿童、拒绝扶养的情
况，才有可能构成犯罪。蒲女士想
要取得儿童的监护权，可以通过与
儿童生父协商的方式确定监护人，
如果无法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的，母亲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由人
民法院裁判儿童监护权的归属。

刘秀介绍，关于监护权归属问
题，由于儿童是今年 5月出生，暂
时还未满 1岁，根据《民法典》规
定，未满2周岁的儿童原则上由母
亲进行抚养。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邢
连超认为，男方将孩子放在表姐
家，并且是借的表姐家的钱给女
方，所以不构成拐卖儿童。另一方
面，考虑到是非婚生子，一般来说
孩子应由女方抚养，同时由男方支
付相应的抚养费用。


